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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持续人口流动的背景下，“留守老人”逐渐成为农村社会中备受关注的群体。现有研究与政策多将其

界定为弱势群体，强调其在经济、照护与情感等方面都高度依赖年轻群体，忽视了其在家庭与地方社会

中的实际功能与结构性位置。从家庭代际关系与日常实践出发，重新审视“留守老人”在农村家庭中的

角色定位。留守老人并非单纯的被照料对象，而是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承担着多重关键功能：其一，通

过照护孙辈、承担家务与农业劳动，为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提供条件；其二，作为土地、房屋与社会

关系网络的守护者，维系家庭在村庄中的物质与社会存在；其三，在代际互动中发挥情感纽带与道德约

束作用，维持家庭责任秩序。留守老人构成了农村家庭运转中的“关键主体”。因此，将留守老人仅视

为弱势群体，难以全面理解其社会角色，也可能遮蔽其承担的隐性照护与劳动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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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ustained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left-behind elderly have increas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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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a prominent group in rural China. Existing research and policy discussions largely portray 
them as a vulnerable population, emphasising their dependence on younger generations for economic, 
caregiving, and emotional support, while overlooking their actual roles and structural position within 
rural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Drawing on an analy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everyday 
family practices, this study re-examines the role of the left-behind elderly within rural households. 
Rather than merely being recipients of care, they play multiple critical roles in sustaining the func-
tioning of rural families. First, by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and undertaking domestic and agricul-
tural labour, they enable younger working-age members to migrate for employment. Second, as cus-
todians of land, houses, and local social networks, they maintain the family’s material and social 
presence in the village. Third, through everyday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s, they serve as emo-
tional anchors and moral regulators, helping to sustain the family’s moral order and sense of re-
sponsibility. The left-behind elderly thus constitute key actors in the oper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Viewing them solely as a vulnerable group therefore fails to fully capture their social role and may 
obscure the hidden burdens of care and labour they under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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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经历了持续而大规模的流动：从 1982 年的 657 万，增长至 2000 年的

1.2 亿，2010 年达到 2.2 亿，并在 2020 年进一步攀升至 3.8 亿，较 2010 年增长 69.7%。截至 2020 年，流

动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 26.6%，相当于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位流动人口。1在此背景下，农村原本的人

口结构[1]与家庭形态[2]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村正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家庭结构，即青壮年长期外出、老

人和儿童留守乡村的家庭格局。“留守老人”逐渐成为农村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并引起政府与学界

的广泛关注。 
在现有研究与公共政策语境中，留守老人多被置于困境的框架之中加以讨论。他们被认为面临照料

资源匮乏[3]、经济支持不足[4]、精神慰藉缺失[5]以及慢性病负担加重[6]等问题，许多研究中毫不避讳地

将留守老人视作“弱势群体”[7]“需要社会救助对象”[8]或“农村养老短板”[9]。相关研究在揭示其生

活压力与现实困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却在无形中固化了一种单向的认知模式，即将留守老人主要理解

为被动承受人口流动后果的“被照料者”。 
然而，当我们将视角从问题清单转向家庭日常运作的具体层面时，这种以“脆弱性”为核心的界定

开始显现出解释力的不足。在大量农村家庭中，外出务工子女之所以能够稳定地在城市就业，与村中父

母承担的照护与家务劳动密切相关。家庭土地得以维持耕作或最低限度的管理，亦依赖老年人。孙辈日

常生活与教育接送，也常由祖辈承担。换言之，这些被称为“留守”的老人，并非完全退出家庭生产与再

生产过程，仅仅依赖年轻一代或政府救助而维持生活的边缘人员，而是在新的家庭分工格局中占据着不

可替代的位置。如果他们只是“负担”或“被抛下的人”，便难以解释为何农村家庭结构在大规模劳动力

 
1国家统计局. 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人口高质量发展取得成效——新中国 75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EB/OL]. 
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fx/xzg75njjshfzcj/202409/t20240920_1956593.html, 202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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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流条件下仍能维持基本运转。 
基于此，本文尝试摆脱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与政策讨论中逐渐固化的将留守老人主要理解为家庭

中的“被照料对象”的认识框架。通过对农村家庭日常运作的分析，重新审视留守老人在家庭中的社

会角色。通过关注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在现实的农村家庭生活中，留守老人具体承担着哪些家庭功

能？第二，这种从“被照料对象”向“家庭关键主体”的角色转变，是在何种社会机制下形成的？ 
通过对农村家庭日常运作逻辑的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留守老人在家庭中的位置似乎并不完全符

合既有研究中以“被照料对象”为中心的理解。在不少家庭实践中，他们不仅持续参与家庭照料体系，

还在隔代抚育、农业生产维持以及日常社会关系的联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这一现象的梳理与分

析，有助于从家庭运作的层面重新理解当代农村家庭结构的实际运行逻辑，并为进一步思考农村养老与

代际关系问题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2. 农村人口流动与家庭结构的变化 

2.1. 劳动力外流与家庭空间分离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农村社会

逐渐形成以劳动力外出为特征的人口流动格局。这种流动深刻影响了家庭形态。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家

庭成员通常共同生活于同一空间，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与生活共同体。然而，当青壮年长期在城市

工作后，家庭成员在空间上被分离，原有的家庭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在许多农村地区，家庭逐渐呈现出青壮年外出务工、老人留守、儿童留守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被

一些学者称为“分离型家庭”[10]，家庭成员在经济上保持紧密联系，但在日常生活上却分散于不同空间

之中。家庭成员之间通过汇款、电话以及短期返乡等方式维持联系，但家庭日常生活的实际运作则主要

依赖留守成员完成。 
在这一结构中，留守老人往往成为家庭中最稳定的成员。与青壮年外出务工不同，老年人通常较少

离开村庄，因此，他们在家庭空间中承担着长期留守的角色。这种稳定性使得留守老人逐渐成为家庭运

作的重要依托。 

2.2. 家庭照料体系的重组 

人口流动也导致家庭照料结构发生重组。在传统农村家庭中，父母在年老后通常逐渐退出生产活动

与家庭事务，家庭照料责任主要由成年子女承担，由成年子女负责管理家庭、赡养老人、抚育后代、打

理土地等。然而，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的背景下，这种以年轻人为核心家庭照料发生了断裂，家庭

照料结构出现了明显变化。 
在许多农村留守家庭中，留守老人通常能够维持基本的自我照料，但家庭中的年幼子女尚不具备独

立生活能力，祖辈就成了照料孙辈的主要承担者。留守老人不再是“被照料的人”，反而需要负责儿童

的日常生活、接送上学、监督学习以及提供情感支持等职责。这种现象在农村社会中已相当普遍，被称

为“隔代抚育”。 
在农业生产方面，许多留守老人仍然承担耕种土地、管理农作物以及养殖家禽家畜等工作。虽然生

产规模通常较小，但这些活动维持了家庭对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在家庭事务方面，老人往往负责管理

家庭开支、安排农事活动以及处理日常事务。 
因此，在人口流动持续深化的背景下，留守老人逐渐从家庭结构中的边缘成员转变为维系家庭运作

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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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留守老人的核心家庭功能 

3.1. 照料中心：孙辈抚育与家庭日常维持 

在许多农村家庭中，留守老人承担着家庭照料的核心职责。随着青壮年父母长期外出务工，儿童的

日常生活安排需要由留在村庄的家庭成员承担，祖辈往往成为最主要的照料者。由留守老人照看孙辈的

起居生活，承担接送上学、监督学习以及处理日常生活事务等职责。这种由祖辈承担主要照料责任的家

庭形态，在许多农村地区已相当普遍。 
隔代抚育构成了农村家庭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承担照料职责，留守老人实际上维系着家

庭生活的基本秩序。对于许多留守儿童而言，祖辈既保障其日常生活起居，也是其情感依赖的重要对象。

在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情况下，祖辈往往承担着替代性的情感支持功能，在日常生活中为儿童提供情感

安慰与心理支持。 
已有研究表明，在农村人口流动背景下，祖辈照料逐渐成为留守儿童照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

至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儿童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形成产生影响[11]。与此同时，一些研究

也指出，祖辈照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父母外出后家庭照料的不足，使农村家庭能够在成员空间分离的

情况下继续维持日常运作[12]。 
此外，留守老人还在家庭情感维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

系往往通过日常互动与家庭活动得以维持。老人通过组织家庭生活、参与节日活动以及维持家庭传统，

使家庭成员在空间分离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情感上的联系。因此，从家庭照料体系来看，留守老人实际上

处于家庭生活的中心位置，他们通过持续的日常劳动与情感投入，使家庭生活得以稳定延续。 

3.2. 生产维持者：农业与家庭经济的延续 

留守老人在农业生产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外出务工收入在许多农村家庭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农业生产并未完全停止。在不少地区，家庭仍然保留一定规模的农业活动，而这些生产活动往往由留

守老人承担。 
在实际生活中，许多留守老人仍然负责耕种部分土地，或从事规模较小的农业活动，如种植粮食、

蔬菜以及养殖家禽家畜等。这些生产活动通常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为主要目的。例如，一些家庭通过自

种粮食和蔬菜满足日常消费需求，从而减少生活支出。虽然生产规模较小，但这些活动在维持家庭生活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农业生产还涉及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土地既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

家庭的重要资产。通过持续耕种土地，家庭能够保持对土地资源的使用权。留守老人通过参与农业生产，

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家庭与土地之间的联系。 
相关研究指出，在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农村农业生产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农业活动越来

越多地依赖老年劳动力完成[13]。虽然老年人的体力条件有限，但他们仍然通过参与轻体力农事劳动维持

农业生产的基本运作。这表明留守老人在家庭经济体系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 
因此，留守老人不仅是家庭照料体系中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农村家庭生产活动的重要维持者。他

们通过持续参与农业劳动，使家庭能够维持基本的生产活动和资源利用。 

3.3. 关系维系者：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维系 

在村庄社会中，家庭既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社会关系单位。亲属往来、邻里关系以及各种社

会交往活动，共同构成了农村社会的重要结构。在青壮年长期外出的情况下，留守老人往往成为家庭在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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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中的主要代表。 
在日常生活中，留守老人通常需要处理家庭与村庄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例如，在婚丧嫁娶等社会

活动中，家庭需要派出成员参与相关活动，而这一角色往往由留守老人承担。通过参与这些社会活动，

老人维持了家庭与亲属、邻里之间的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家庭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 
此外，在农村社会中，人情往来与互助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邻里之间在农忙或其他事务繁忙时互相

帮助，在日常生活中互通信息，这些关系构成了农村社会的重要社会资本。留守老人通过参与日常交往、

维持邻里关系以及处理人情事务，使家庭能够持续嵌入村庄社会网络之中。 
因此，留守老人也是家庭与村庄社会之间的重要连接者。通过持续参与村庄社会生活，他们使家庭

在成员外出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与其所在社会的连接。 

4. 留守老人作为家庭主体的形成机制 

4.1. 家庭劳动力结构的缺位 

留守老人主体性的形成，首先与农村家庭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人口

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农村家庭内部逐渐出现明显的劳动力缺位。

在传统农村家庭结构中，中青年通常承担农业生产、家庭管理以及儿童照料等多种责任，而老年人则在

子女成年后逐渐退出主要生产活动。然而，当青壮年长期外出务工后，原有的家庭分工结构被打破，部

分原本由中青年承担的事务不得不由留守老人继续承担。 
在这一过程中，留守老人逐渐成为家庭中最稳定的成员。与外出务工的子女相比，老年人通常长期

居住在村庄，具有较高的居住稳定性。因此，家庭中许多需要持续完成的事务，如日常家务、土地管理

以及照料孙辈等，往往集中到留守老人身上。这种由人口流动引发的结构性变化，使留守老人在家庭中

的实际责任不断增加，其角色也随之从传统意义上的“被赡养者”逐渐转变为家庭运作的重要承担者。 
相关研究也表明，在农村家庭人口流动背景下，祖辈承担照料家庭事务的比例明显上升。许多留守

儿童主要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料，祖辈逐渐成为农村家庭照料体系的重要主体[14]。这种由劳动力外流

所导致的家庭结构调整，为留守老人主体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结构性条件。 

4.2. 代际责任伦理 

除家庭结构变化外，农村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代际责任伦理也是留守老人承担家庭职责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家庭成员之间存在较强的代际责任观念，父母在子女成年后仍然倾向于继续为

家庭事务提供支持，而子女则在经济能力增强后承担赡养责任。这种代际互助关系构成了农村家庭运作

的重要伦理基础。 
在许多农村家庭中，老人普遍将照顾孙辈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家庭责任，而非额外负担。一些研究

指出，祖辈参与隔代抚育不仅是一种现实安排，也与家庭伦理观念密切相关。祖辈往往认为帮助子女抚

育下一代是维持家庭延续的重要方式[12]。因此，在父母外出务工的情况下，祖辈承担儿童照料责任往往

被视为一种符合家庭伦理秩序的行为。 
此外，代际关系并非单向的付出关系，而是包含一定程度的“互惠逻辑”。研究表明，农村老人参与

孙辈抚育的同时，往往也会获得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或照料回馈，从而形成一种“抚育–反哺”的代际

互动模式[15]。这种互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老年人参与家庭事务的动力，也使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得

以维持。 
因此，留守老人承担家庭责任不仅是劳动力缺位的被动结果，也是在代际伦理与家庭责任观念作用

下形成的一种主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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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家庭再生产的需要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留守老人主体性的形成还与农村家庭再生产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社会学研

究通常将“家庭再生产”理解为家庭通过持续的经济活动、日常照料以及代际抚育等实践，使家庭生活

得以维持并实现代际延续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物质资源的获取与分配，也包括日常生活维持与社

会化活动等多方面内容。 
在传统农村家庭中，这些事务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同一生活空间内共同承担。然而，在人口流动不断

加深的背景下，家庭成员在空间上的分离使原有的家庭分工结构发生改变，家庭再生产不得不通过新的

方式加以维系。在这种“空间分离型家庭”结构中，家庭成员逐渐形成一种跨空间的分工模式，既外出

务工的青壮年主要承担家庭收入获取的功能，通过工资收入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而留在村庄的成员则

负责维持家庭日常生活的运行。 
在多数留守家庭中，承担这一职责的往往是老年人。留守老人不仅需要照料孙辈的日常生活，还需

要处理家庭事务、维持土地利用以及参与村庄社会交往等活动。正是通过这些持续性的日常劳动，家庭

在成员分散的情况下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秩序。 
从这一意义上看，留守老人在家庭再生产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他们承担的劳动照料与日

常事务管理，使外出务工的子女能够相对稳定地在城市工作，同时也保障了家庭生活与代际延续的基本

条件。可以说，留守老人不仅维持了家庭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也在事实上支撑着农村家庭在人口流动背

景下的再生产过程。正是在这种家庭运作逻辑之中，留守老人的角色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被赡养对象，

转变为维系家庭运转的重要主体。 

5. 讨论：重新理解“留守老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留守老人简单理解为需要照料的弱势群体，难以全面反映其在农村家庭中

的实际位置。事实上，在许多农村家庭中，留守老人不仅是被照料对象，同时也是家庭生活的重要支撑

者。 
在既有研究与政策讨论中，“留守老人”往往被置于“被照料”的叙事框架之中，强调其在经济支

持、生活照料与情感慰藉方面的不足。然而，这种以“脆弱性”为核心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他们

在家庭日常运作中的实际行动能力。虽然部分留守老人确实面临健康与生活条件方面的压力，但在许多

农村家庭实践中，他们仍然承担着照料孙辈、维持农业生产以及处理家庭事务等重要职责。忽视这种主

体性，可能会导致对农村家庭结构及其运作逻辑的片面理解。 
从家庭运作的角度来看，人口流动并未使农村家庭完全解体，而是促使家庭在空间分离的条件下通

过新的分工方式继续运作。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提供经济收入，而留守老人则通过承担日常照料、维

持土地利用以及处理村庄社会关系等事务，使家庭能够在成员分散的情况下维持基本秩序。在这一过程

中，留守老人逐渐成为连接家庭内部与村庄社会的重要节点。 
进一步来看，对留守老人角色的重新认识，也为理解农村养老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农村人口持

续流动的背景下，留守老人已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中的重要群体。通过对农村家庭日常运作的观察可以发

现，他们并非仅仅是需要照料的对象，而是在家庭生活、农业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维系等方面发挥着持续

而稳定的作用。通过承担隔代抚育、维持农业生产以及协调村庄人际关系，留守老人使家庭能够在成员

分离的情况下继续运转，在事实上支撑着农村家庭的日常再生产。 
因此，在理解当代农村家庭结构时，有必要超越单一的“弱势群体”视角，将留守老人放回家庭运

作与社会关系的具体情境之中加以考查。只有在充分认识其在家庭再生产体系中的实际功能的基础上，

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农村家庭结构变化以及农村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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